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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医药古籍整理是传承中医药学术文脉与思想的重要载体，是赓续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

步。基于此，笔者提出了中医药古籍整理的时代目的，在于发掘传统文化的宝藏，揭示其意义，发扬其精神，吸取其经验教训，

使之服务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阐述了古籍整理中的几大问题，即重视“执拗的低音”现象、避免“后出转劣”趋势、注意“代古人

立言”隐患；论述了以“道统”的思想理念、不忘初心的守则、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揭示学术的本来面目和真价值的方法

论；并以本草考古为例，分享了如何以科技手段破解历史密码的实践探索，以期为中医药古籍的整理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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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terature research on ancient book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inheriting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thoughts of TCM，and a key step for continuing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Based on this，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urpose of sorting out TCM ancient books：to explore the treasure of traditional culture，reveal its significance，

carry forward its spirit，learn from its experiences，so as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CM. And

this paper expounds several major problems in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that i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henomenon of "stubborn bass"，avoiding the trend of "latecomers turning inferior"，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hidden trouble of "making comments on behalf of the ancients". Then，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ethodology of

carrying out accurate research and revealing the true nature and true value of scholarship with the idea of

confucian orthodoxy，the rules of not forgetting the original intention 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 Tak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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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 medica archaeology as an example，the author shared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how to crack the

historical code wi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eans，so as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on TCM ancient books.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ancient books；collation；literature；textual research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是中国优秀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古籍是传承中医药学

术文脉与思想的重要载体，也是创新发展中医药学

的重要源泉。其承载着先贤的思想和智慧，蕴含着

厚重的文化与科技内涵，以及丰富的临床实践经

验；同时，记录、总结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与疾病斗

争的经验和成果，蕴含着对人体、生命科学长期探

索的认知；此外，还具有史学价值和实用意义。对

古典医籍进行挖掘、整理和研究，能够帮助研究人

员厘清中医药学术源流，把握中医药学术发展文

脉，进而促进中医药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工作。

中医古籍产生于秦汉之际，发展于宋金元三

代，鼎盛于明清时期［1］。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高度

重视中医古籍保护与利用工作，把古籍整理作为重

要任务，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实施，取得了较为丰

硕的成果。既包含对经典医籍和历代名著的校注

和辑校，也同时将历代名医名著集结汇编，整理方

式也呈现出多样性，包括影印、点校、注译、提要、语

译、白话解等。

本文在对中医药古籍整理进行历史梳理的基

础上，提出了现今中医药古籍整理的目的与意义，

拟就现存问题进行分析与阐述，论述中医药古籍整

理研究的原则与方法，探索如何使中医药古籍整理

更加具有条理性、系统性和深入性，见图 1。

1 中医药古籍整理的历史回顾

古籍整理是保持中华历史与文明经久不衰的

优良传统。由国家组织规划的影响较大的中医药

文献整理主要有 3 个时期。最早可以上溯至西汉时

期［2］。医家李柱国职司医籍，整理方式主要分为备

众本、校异同、订讹脱、条篇目、撮旨意、撰叙录等，

涉医文献分为四类——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第

2 个时期是北宋。嘉祐二年（公元 1057 年），宋仁宗

诏令编修院置“校正医书局”，命直集贤院、崇文院

检讨掌禹锡等 4 人并为校正医官，负责校订和刻印

医药书籍。整理方式主要为编修与校正。所校医

书有《黄帝内经·素问》《针灸甲乙经》《脉经》《伤寒

论》《金匮要略方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

秘要》等，校正医书局的建立是我国医政史上一个

创举，对医学书籍的规范和医学知识的传播做出了

很大贡献。第 3 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 1980 年

代。1981 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

指示》；1982 年，卫生部制定了《1982—1990 年中医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3—1984 年，卫生部启动并

重点推进了 11 种重点经典医籍的整理工作，同时规

划了第 2 批 200 种中医古籍整理出版任务；1992 年

以后，中医古籍整理出版重点书目被纳入国家古籍

整理出版规划。其后十余年来，相关古籍整理成果

编纂出版《中医古籍整理丛书》，既包含经典医籍和

历代名著校注和辑校。如《黄帝内经素问校注》《神

农本草经辑校》；也同时将历代名医名著集结汇编，

如《东垣医集》《丹溪医集》等。整理方式也呈现出

多样性，包括影印、点校、注译、提要、语译、白话解

等。蓬勃发展的古籍整理事业造就培养出一大批

当代中医古籍文献大家，有效改善了中医药古籍文

献整理与传承“后继乏人”的紧迫局面。

2 中医药古籍整理的时代意义与目的

古籍整理无论古今，均是从时代和社会需求出

发，注重其学术传承“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孔子

编“六艺”为宣扬儒家思想；宋朝理学家注经为印证

与宣传道学理论；清朝修《四库全书》为实现文化专

制，统一思想。而当今时代整理古籍则是为建设社

图 1 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框架

Fig. 1 Research framework for collation of ancient book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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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服务［3］。所以“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

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中医药古籍整

理研究，能够发掘我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宝藏，揭示

其意义、发扬其精神、吸取其经验教训，把中医药这

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

好，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提供文献支撑与保障，是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

基础性工程。

3 古籍整理存在的问题

清代史学家和思想家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序》

中指出，要通过古籍整理，弄清楚学术源流，明晰学

问传承关系，从而反映学术兴衰过程，即“辨章学

术，考镜源流”［4］，要明道而达理，洞见本源。1919 年

12 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

文中提出“整理国故”运动，倡导对古典资源有存有

去，有舍有取，重视传统，意在创新［5］。而在当今这

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古

籍整理如何正确做到“溯其源”“取其精”“新其用”，

是当今古籍整理工作者需要重视的问题。

3.1 重视“执拗的低音”现象 日本丸山真男提出

了“执拗的低音”这一概念，即晚近以来西方对日本

的冲击、影响，传统思想进入“低音域”，进而为人所

忽略；丸山氏认为：“在近代日本，欧美近代思想虽

然居于压倒性‘主旋律’的位置，但它也常常被低音

的某些音律，也就是日本自身的文化思想所修饰，

这种‘执拗低音’有时成为背景存在，有时被主旋律

掩盖，但是它始终存在，有时甚至压倒主旋律。”［6］在

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相对百年以来受西方工业文

明影响形成的现代学科体系所发出的“高音”而言，

世界各国的传统文明逐渐弱化成“低音”。在这种

高低音交织在一起的情境下，“高音”会一度掩盖甚

至淹没“低音”，占据科技发展的主流。由于认识上

的误区，导致传统学科和传统学术受到质疑，甚至

是削足适履式的改造。同时，因受制于进化思维，

误把现状认作事物的本质。

3.1.1 “西方化”误区 自晚近以来，西方思潮成为

我国社会的主流，使我们习惯于用西方的概念、构

架、方法解释古代理论。经常会用 1 个规律的思维

解释事物的发展，使“发展”变得非常有规律。而不

能包括在规律性格局之内，或不形成一个有规律样

子的发展，往往被搁置在一旁，逐渐边缘化［7-8］。有

学者指出：“近代中国史学过度受到西方的影响，每

每把古代现代化、把中国史欧洲化，用十九世纪以

来所形成的很多学术概念或范畴回去套在古代，这

些都是值得注意的现象。”［8］

在现今这个大数据时代，很多事物并没有想象

的那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更多的是存在一种联

系。所以说正是用了这样一种“规律套用”的研究

模式，使得原本非常重要的文化与学问，在现代新

的“西方化的”格局和架构下变得格格不入，因而成

为“低音”，即所谓的“西方化”误区。《华佗隐藏的手

术——外科的中国医学史》中提到，其实中医原来

也有外科，可是近代西方医学认为中医只有内科，

在这种气氛之下，不管是在实践或是表述上，愈来

愈强调中医内科化的过程，反倒遗忘了其原来外科

的部分［8］。于是把从千年以前本就掌握的拔脓去

腐、生肌敛疮等宝贵的实践经验丢弃，这是“西方

化”误区造成的典型谬误。

3.1.2 “本质化”误区 在新思维框架下，往往认为

只有最当前的、最科学的、最进化的才是最正确而

有价值的。近代世界有一种不言自明的进化思维，

认为这个时代应该就是到目前为止相对而言最高

的阶段，所以很容易将现状“本质化”，隐然认为现

状便是该事物的本质性内容，忽略了其可能只是近

几十年或几百年来形成的，并不是“本质”［8］。

近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有些人

盲目否定了先贤总结出来的规律和思想，错误地认

为只有现代的“理论”才能认识世界，才是事物的

“本质”。笔者认为，不能否认现代科技的强大，但

也需要认真对待古人的智慧。现代科技与古代思

想，应该相互融入，才能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最终

为人类进步起到各自的作用。而注重挖掘古籍中

的“智慧”，使之服务于当代科技发展，是中医药古

籍整理工作者需要注意的。屠呦呦研究员从葛洪

的《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

尽服之”中得到启发，通过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

方法，富集了青蒿的抗疟组分，最终发现了青蒿素，

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王永炎院士利用

中医的五运六气学说推断出疫情的爆发。在疫情

初期没有特效药和疫苗的紧迫形势下，黄璐琦院士

从经典医籍、经典名方中寻找依据，研发我国首个

完全具有知识产权的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中

药新药。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由此可见，传统文

明的“低音”始终执拗的发出自身特有的音频，甚至

是在机缘成熟之际，大放异彩。这些生动实例，都

体现出在古籍整理过程中需要对“执拗的低音”给

予充分的重视，甚至做到有意识地通过自身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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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进一步“自觉觉他”。

3.2 避免“后出转劣”趋势 古籍整理是一个学术

积累的过程，后出的学术成果应该体现出“青出于

蓝而胜于蓝”的特征，后出更优［9］。如若后出的学术

成果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考辨、认真借鉴或吸收已

有的研究成果，则会出现收录不当、重复整理、辑佚

未当等问题，重则导致学术倒退。如何避免这种

“后出转劣”的趋势，是当今学者需要正视的问题。

古籍整理并非简单的校勘、标点与注释，还包括对

古书，乃至著者学术、生平、社会环境等进行相关研

究，这才能体现古籍整理的价值所在。中医学的自

身特点使其更加依赖于古籍文献，中医古籍文献整

理与其学术研究之间所呈现的关系更加紧密，对古

籍学理性的考证、辨析和论证更为重要，直接影响

到学科和学术范式的规范和演进［10］。现代意义上

的古籍整理着眼于其学术价值的焕发，一方面将古

典学术思想纳入现代知识系统和学科框架内予以

重新考量，为现代学术提供古典资源；另一方面在

对古典学问和思想进行整理、归纳和系统化的过程

中确立新学科，丰富现代知识体系和学科门类［11］。

例如，郑金生［12］对《本草纲目》的整理、张瑞贤等［13］

对《植物名实图考校释》的校注均包含了大量的研

究工作，值得借鉴。

3.3 注意“代古人立言”隐患 古汉语知识是古籍

整理中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古

代语言的语音、语义、语法都会发生变化，扫除古籍

中的语言障碍是整理古籍最基本的任务。在此过

程中，研究人员往往会把主要精力用在古书中那些

难懂的字词句方面，这无疑是必须的；而对于那些

从字面看是大家所熟悉的、似是而非的词语，如果

不从历史的角度去正确处理，轻者会导致理解不准

确，重者会导致误解［14］。如清代高士奇《扈从西巡

日录》：“望海寺在半冈万松之表。”其中的“半冈”做

“万松”的定语，语义上指万松的位置，如果把“半”

按本义理解为一半，这句话的意思就要理解为“望

海寺座落在有万松生长的半山冈上”。现代汉语有

“半山腰”的说法，故而上面的表述不会引起人的注

意，但事实上，望海寺是元代重建在东台顶上的。

显然“半”在这里不能按其字面意义去理解。“半”有

假借为“判”的用法，是“片”的意思。高士奇原文的

意思应是望海寺耸立在由茂密的松林覆盖着的一

片山冈之上。站在东台顶上，俯瞰周围众山峦，有

茫茫一片的感觉，自在情理之中［14］。又如，《伤寒

论》中所使用的“煎”“熬”二字，若按现今直解，则与

原意大相径庭。所以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要“与

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这种境界不仅仅在

思想，也在当时的语境、语法等方面；不是靠退缩回

过去，而是要运用一切学术资源，真正做到“重访”，

真正把握“低音”。

4 古籍整理的原则与方法

4.1 孔子编修“六艺”的启发 “六艺”是孔子为教

授其徒而先后设置的六门课艺，分别取材于 6 种历

史文献资料，即礼、乐、射、御、书、数，并对其进行重

新整理和编订的成果［15］。面对“周室微而《礼》《乐》

废，《诗》《书》缺”（《史记·孔子世家》）的局面，孔子

利用有限的资料，整理了夏商周 3 代的文化，“修

《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于是

合为六经，亦谓之六艺”。有学者谓之：“不仅是囊

括了人类一切学术的完备知识体系和经典体系，而

且是能够彰显中国传统所固有的根本文化精神、弘

扬人类普遍的超越性价值的一贯之道，因而也可称

之为六经之学、六艺之道”［16］。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说：

“宋人治经，是做意义上的探求；清人治经，是做方

法上的探求。”［15］而孔子在编订“六艺”的过程中既

重视意义的开发，又注意方法的讲求。意义的开发

表现为对“六艺”原义的揭示，并结合时代要求提出

创建和新解；方法的讲求则体现在“下学而上达”和

“一以贯之”这 2 个重要方法的使用上。“下学而上

达”，即能从文献资料中的具体事项抽绎出普遍的

原则。“一以贯之”，即能够把学习文献资料的心得

体会贯串起来，予以系统化。其方法具有明显的工

具理性，目的是服务于文献价值的理性探求。孔子

编订“六艺”的优秀经验，对古籍整理的现代化工作

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启发意义［15］。当今的古籍

整理工作，要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原则，可以

概括为系统性、溯源性和进化性。其一“传承精

华”，首先要用“道统”思想，把古代思想“一以贯

之”，予以条理化、系统化；其二，要寻找每一种学术

思想的发生与发展，要不忘初心，即溯源性；最后要

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做到“下学而上达”，

即进化性，以揭示学术的本来面目和真价值。

4.2 “道统”理念的传承 “道统”概念，始于唐代韩

愈，而光大于南宋朱熹。朱熹将“道统”概念哲学

化，完成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

中”十六字心传道统学说的确立［17］。南宋朱熹最早

提出了哲学化的“道统”概念，以“危微精一”阐释其

理想内涵，作为“道统”的心脉，来阐释其理论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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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两宋时期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理学人物纳入

“道统”谱系，形成了传承脉络清晰、思想主题明确，

具有强烈正统意识与自觉弘道精神，同时也能够融

入民众世俗化的“道统”观念。程朱理学的“道统

论”是一个精致的理论体系，有着作为经典依据的

儒学典籍，独立的历史传承谱系，以及作为理论核

心的哲学问题。

葛兆光［18］指出：“重新确立一种知识与思想的

权威，如果没有历史渊源的支持，没有经典文本的

证明，特别是如果没有来自儒家经典的证明，诠释

的合理性将会受到无边的怀疑；但仅仅拥有古老经

典的依据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个思想历史的谱

系”。提出“道统”这一名称的实质意图，是对“道”

的重新把握，反映了重振学术传统的自觉意识，即

现在提出的“文化自觉”。树立“道统”思想理念，蕴

意有四。一是“道”为《黄帝内经》的最高范畴，领悟

“道”即把握了学术精髓，方知“与万物浮沉于生长

之门”的至高境界。二是中国人治学讲求“学以明

道”，明道的过程就是达到“圣人”境界的过程，个人

的修养学识要与先贤的优秀成果融洽贯通，以达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至真素养。三是历史上儒

学“道统”概念的提出，原本就是为了在儒学自身张

力范围之内不断地创新，同样中医药学术在历史各

个时期也在不断“当代化”，践行“善言古者，必有合

于今”的至善追求。四是儒学讲究的“修齐治平”的

人生和政治追求，而中医学也表达了“论病以及国，

原诊以知政”的宏大愿景，二者主张“道统”的意图

十分贴近，彰显“经世致用”的至诚初衷。所以说，

中医“道统”是一个系统性的学术传承谱系，即以中

医经典为根本，基于历代医家对经典诠释的积累，

运用中医术语，进而体现原创思维与临床创新的知

识传承体系。遵循“道统”，就是遵循中医学术价值

的规律，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仁者爱人”“齐同

慈爱”的价值目标。

4.3 古为今用、科学解读：以科技手段破解历史密

码 钱学森先生指出：“中医理论是系统观的，这是

科学的。人体科学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

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19］这里更多体现的是

一种思维、一种认识。所以说中医现代化，是中医

的未来化，也是 21 世纪要实现的一次科学革命，是

地地道道的尖端科学。科学就要用科学的方法，也

就是中医所说的整体观。马克斯·普朗克曾说过：

“科学是内在的整体，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

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

性。实际上存在着由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

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链条，这是一个任何一处都不

能被打断的链条。”［20］提示古籍整理时要用科学的

方法，更要有整体的意识。

2016 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的西汉海昏侯墓园

主墓中出土了由木质漆盒盛装的样品。黄璐琦院

士研究团队通过核磁共振、三维重建及显微分析，

发现该样品是由外部辅料层和内部植物层构成。

结合显微特征、质谱分析，推测该样品中为玄参科

地黄属 Rehmannia 植物的根，且可能经过了热水等

处理。《神农本草经》记载地黄具有“主折跌绝筋，伤

中，逐血痹，填骨髓，长肌肉”等功效，这与古代文史

资料记载墓主生前患有严重的风湿病相符。样品

的辅料层内含有淀粉粒与蔗糖，这可能与炮制矫味

矫臭、利于服用的作用有关。木质漆盒内遗存样品

是迄今报导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中药辅料炮制品，其

发现和鉴定为深入了解我国古代药物炮制与应用

历史奠定了基础［21］。这是用科学整体观解读历史

密码的典型案例。同时，要注重运用数字科学与人

工智能大胆探索。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和

全面推广，将古籍数字化、智能化已成为古代典籍

保护和利用的重要手段之一，并取得了较大发展，

对于古籍整理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例如古籍标

点符号的标注、古籍语法勘误、添加筏注、古籍数据

库建设等。此外，在此过程中还要重视人才的培养

及知识产权的保护。

5 结语

中医药古籍整理要有坚定的理念——用现代

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

去挖掘中医药学中真正符合人体生命运动规律及

疾病发展规律的精华部分，实现与西医学的交叉互

补，进一步提升人类对于疾病的认识，丰富诊疗手

段，从而推动生命科学领域新一轮的革命。通过实

践后发现，对于中医药学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学科

来说，古籍是其本底。本底若得不到系统梳理与研

究，这个学科的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逐渐失去

其优势与特色。梳理挖掘中医药古籍，切实做到

“古为今用”“为往圣继绝学”，是继承和发扬中医药

学的重要举措，对于厘定中医药学术源流，发掘中

华文明中的生命科学智慧，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

信均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利益冲突］ 本文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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